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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搖頭道：
「這難說了，我也不能問劉星英，她原

來是約我上寒山寺見面的，突然又改了用琴
音通知，一來是事態緊急，再者也可能是無
法脫身……」

南海漁人哈哈大笑道：
「劉素客的女兒與六個姬妾都是絕色佳

人，而且年紀都很輕，祇要這些女人留在他
身邊，他一輩子也別想鬥得過你！」

金蒲孤知道他話中的含意，不禁漲紅了
臉，可是南海漁人不待他開口分辨，又大笑
著道： 「人總是人，越是美貌的女子，越是
容易為英俊的男人所吸引，千古同此一理，
劉素客卻想不透，無怪乎他要節節失利了！
」

金蒲孤見他越說越露骨，知道再辯下
去，反而牽出更多的調侃，乾脆不開口了，
可是他心中卻有著一種屈辱的感覺，與劉素
客的爭鬥本來是各憑本事。

南海漁人卻把它牽涉到另外一個因素
上，雖然不無道理，那卻是他不能承認，也
不願承認的！

舟抵申江，再出去就是崇明島了，為了
慎重起見，他們訪問了幾個附近的船戶，卻
得到了一個頗為意外收穫。

崇明散人突然一改以往的作風，早在一
個月前就對的船家發出警告，不許任何船支

駛往崇明島去！
他們所賃的帆船水手也受到同行的告

誡，不肯再向前行了，他們也毫無猶豫地接
受了，假如崇明散人禁止任何船隻前往。

劉素客自然也去不成，他們大可在此等
待情勢的發展，同時也探查一下劉素客等人
的形蹤！

整整等了兩天，不僅劉素客的行蹤無
著，反而有一件更為喪氣的事情發生了，那
天正是傍晚，他們在江畔閒話漫遊之際，一
艘巨舫，揚帆直往江外海中駛去！

他們認得很清楚，那正是停泊在姑蘇，
劉星英等人的座船，舟行甚速，等他們察覺
的時候，船已經走遠了！

金蒲孤異常震怒，然而隔著浩瀚的江
水，一點辦法都沒有，也許他們可以利用一
葦渡江的輕功身法追了上去。

但是那祇能維持一口氣的功夫，劉素客
等人也許不會武功．卻絕對有把握不讓他們
搶上船去。

洶湧的江上也不能容他們多作停留，他
們祇有眼睜睜地望著巨舫在視線中消失！

金蒲抓在江邊直跳腳，連聲直罵，倒是
南海漁人笑著將他拉住了道：

「老弟！我們都遭那丫頭騙了……」
金蒲孤在憤怒中還有一絲惆悵，劉星英

在琴音中向他說了許多動心的話，卻是一個

騙局，騙得他相信了……
很可能劉素客根本就沒有離開那條船，

叫他們在此地空等了兩天，結果反而落在後
面！

南海漁人這時倒不再跟他開玩笑了，拍
拍他的肩膀道：

「老弟！別著急，我們也追上去好了！
」

金蒲孤雙手一擺道： 「怎麼去法？要是
鋼羽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凌空飛渡……」

南海漁人笑道：
「此去崇明不過近百里海程，我們隨便

找條小船，有我這老漁夫操漿，保證不比他
們的大船慢，先前祇怪我們太大意……」

金蒲孤聞言連忙找了一條小舢板，也不
徵求船主的同意，丟下一錠黃金算是購船的
代價，就與南海漁人上了船。

南海漁人不愧是個熟練的水手，操漿如
飛，不到一個時辰，遠遠的就可以望見大船
的影子！

金蒲孤連聲摧促要追上去，南海漁人也
揮動雙漿，像箭一般地猛力前追，兩船相距
二十餘丈時，前面的大船上突然拋下許多圓
形的大木桶，二人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們是
什麼用意。

那些木桶都浮在水面上，直等他們駛到
附近時，一個木桶突然發出似雷的巨響，木
屑四飛，水面上爆出鮮紅的火花。

南海漁人驚叫道： 「不好了，快跳下去
……」說時不等金蒲孤有所表示，用力將身
子一側，使舢板翻了過來，二人一起翻落水
中，而且南海漁人還將他一把拉住，直往水
底沉去！ （九十二）

第二二章 血濺密室
客廳就在那個房間的隔壁，充滿了中國風味。
「良平，旅行箱裡有威士忌，去拿來吧！」

大道寺欣造一坐定便說：
「對了，女士們要不要喝些什麼？」
「沒關係，我去拿。」

伊波良平和神尾秀子穿過走廊朝正房走去，客
廳裡祇剩下大道寺欣造和智子兩個人。

智子感到有些彆扭。雖然她知道自己不該大在
乎已經死去的生父，免得讓現在的父親尷尬；可是
死去的父親的事，卻不斷索繞在她的腦海中。

大道寺欣造看到智子的那種反應，不禁感到有
些落寞。

「智子，坐到這裡來吧！」
「這……爸爸。」

智子的臉頰驀地一陣排紅。
「對不起，或許我太急躁了。可是，如果事情

不查個水落石出，我實在沒有辦法靜下心來。」
智子雖然就站在門邊，但心裡卻惦念著隔壁的

那個房間，讓大道寺欣造不由地感到越來越失落。
「智子，你認為他們在那個房間裡會有什麼發

現嗎？」
「我不知道，不過金田一先生似乎胸有成竹的

樣子。」
「十九年前發生的事，現在究竟能查出什麼真

相？」
大道寺欣造沙啞的嗓音裡充滿著孤寂與滄桑，

智子不禁回頭看了他一眼。
祇見大道寺欣造全身無力地坐在椅子上，頭部幾

乎快垂到胸前，智子看著他的側面，突然覺得他似乎老了許多。
「爸爸！」

智子便咽地叫了一聲，這時神尾秀子和伊波良平從正房回來了。
伊波良平端著威士忌和威士忌酒杯，神尾秀子則一手端著盛滿紅

茶的杯子，一手拎了一個裝毛線的袋子。
大道寺欣造把伊波良平倒給他的威士忌放在鼻尖嗅了一下說道：
「神尾老師，你的氣色不太好，要不要在紅茶裡加些威士忌？」
「不，這樣就可以了，喝了酒反而會讓我精神亢奮。對了，智子

小姐，請喝茶。」
「好的。」

可是智子不願意離開門邊一步。神尾秀子祇好歎了口氣，從毛線
袋中拿出毛線來編織。

「唉！神尾老師還是這麼熱衷編織，織毛衣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呢？」

或許因為喝了兩三杯威士忌的緣故，大道寺欣造的臉上已不再有
那種惆悵的表情。

「這就好像你們這些癮君子一樣，一旦煙離了手，就會覺得渾身
不對勁。」

神尾秀子吸飲一口紅茶之後，又開始揮動棒針。
勤勉的時鐘總是不眠不休地向前留下時間的刻痕，同樣的，神尾

秀子的容顏也在一針一線的編織中改變著。
一旁的智子則完全沉不住氣，她連裝著紅茶的茶杯都懶得碰一

下，祇是倚靠在門邊不斷搓著雙手，祇要那間房子發出些許聲響，她
就會跟著顫抖。 （一三八）

先看綺霞、綺雲的詩，連連點頭道： 「用意好，押韻穩，絕無
香奩氣味，可稱閨中二美。」及看到第三幅錦箋上寫著頭一句 「樓
傳仙筆意奇情」，這一句起的突兀，且有顧旨發揮之意。第二句
「眺望旋驚夜月明」，有此一 「驚」，方起下 「聽」字意思。第三

句 「環珮叮噹來步履」，詮 「聽」字，有引人入勝之致。第四句
「非笙非笛落虛聲」，月聽到這般地位，是假是真令人玩味無窮。

此一首詠聽月樓詩的和韻，較前二首，體格生新，才華秀美，不亞
古人大家道蘊矣，但不知可是裴仁兄所說這位堂妹麼？再看後面寫
的 「薄命女寶珠慢題」，看畢，大吃一驚道： 「怎麼稱為 『薄命女
』？是呀，到底不是裴年伯親生，或另眼看待，較之親生女兒分了
厚薄，所以，一生不平之衷借詩寓意，故女稱 『薄命』。這也怪他
不得。但不知裴仁兄的令妹也叫寶珠，這卻奇怪得很了，莫非寶珠
竟不曾死，埋藏於裴年伯家中？不然如何有兩個寶珠？裴仁兄口口
聲聲說是他的堂妹，我若問他細底，倘被他班駁起來，叫我何以回
答？」一時心中煩燥起來，不覺口渴。半日不見裴府書僮送茶上
樓，便到樓門口喚自己書僮，亦不見答應，忍不住下得樓來去找自
己書僮。

走未幾步，才轉了一個彎，祇見遠遠來了一個絕美丫環，捧著
一盤船茶，冉冉而來。宣公子不知這美婢捧茶往何處去。此刻口渴
忘情，忍不住叫聲： 「姐姐！將手內這一杯茶見賜與小生，以解渴
煩罷。」那美婢聽說，將宣公上下一望，把臉沉下來道： 「相公們
在花園遊玩，自有書僮伺候送茶。婢子這杯船茶送與寶珠小姐吃
的，何能亂與別人！倘小姐知道，豈不要責備婢子。相公莫怪。」
說罷，轉身要走。宣公子被他這一夕話說得滿面通紅，無言回答。
見他轉身要走，忽想起這個美婢好似姨妹寶珠的丫環如媚模樣，越
想越是，搶一步向前，叫聲： 「姐姐慢行，小生有話問你。」那美
婢又停步不走，問道： 「相公有什麼話問婢子？快些請教，茶要冷
了。」宣公子笑吟吟道： 「姐姐的容顏好似小生姨妹房中的如媚姐
姐一般，故此動問一聲，不知可是的麼？」那美婢把臉一紅，道：
「我便叫如媚，卻在裴府中使用。我也不知相公為何人，也不知相

公的姨妹為何人。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同模同樣者亦復不少。就是
婢子名叫如媚，雖有兩個，不足為奇。就是我家小姐名叫寶珠，柯
府中有小姐名叫寶珠，也不知是一個寶珠，兩個寶珠。請相公去細
細推詳。婢子不及說話，要送茶去了。」說罷，捧著船茶，如飛而
去。宣公子聽了美婢這一番話，如醉如癡，站在那裡，不言不語，
祇是呆呆出神。怎生醒過來，且看下文。 （四十一）

第一章
歐嘉芝手裡拿著L.A.市區的地圖，買

了Day Pass，搭完公車，再轉地鐵，終於
到了Pasadena。

Pasadena 雖然祇佔了 L.A.市區的一小
小塊，但它是L.A.當年最早開發的市鎮，
雖然現在已不復往日的繁華，但卻是個充
滿歷史的人文小鎮。

走在行人無幾的街道上，吸著冷空氣
中的蕭索，看著樹梢上殘留著的幾片枯
葉，歐嘉芝真不敢自己現在是置身在熱鬧
非凡的L.A.裡。

太過陶醉的她，完全沒注意到每位與
她擦身而過的行人眼中所投射出的欣賞之
意。

在外國人的眼中，擁有雪白肌膚跟純
黑亮發的她，像個陶瓷做的東方洋娃娃。

一陣冷風襲來，讓她打了個噴嚏。
揉揉泛紅的鼻子，她趕緊把頭上的毛

線帽跟身上的白色長大衣拉緊，再重新調
整了脖子上的粉紅色圍巾。

如果在旅行時不小心感冒，是非常掃
興的一件事。

「對了，差點忘了。」
她從大衣的口袋裡掏出數位相機，在

每個美麗又有特色的景點裡加入自己，然
後留下畫面。

Sony的這款數位相機真不賴，很方便
她自拍。

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馬路的對面是
座漂亮的教堂，她停下來等待紅燈暗去綠
燈亮起。

在等待的同時，她眼尾瞄到自己的身
後有一棟看起來荒廢很久的紅瓦屋，雖然
破舊，但很有鬼屋的陰森魅力。

在綠燈亮起前的最後一秒，她把數位
相機高舉至自己臉的上方四十五度左右，
讓鬼屋跟自己全數入鏡。

二00五年二月，臺灣。
當床頭的鬧鐘定到十一點三十分時，

電話鈴聲精準得宛如
早已設定好的響了起
來，劃破了滿室的寂
靜。

一聲、二聲、三
聲、四聲……儘管鈴
聲響亮，卻絲毫挖不
起床上擁被而眠的可
人兒。

被裡不時傳出陣
陣咳嗽聲。

歐嘉芝全身酸痛
到 希 望 自 己 就 此 長
眠，L.A.的感冒病毒
陪著她坐飛機回到臺
灣，然後開始在她身
體裡興風作浪。

到底病了幾天？
連她自己都搞不清楚
了。

從 L.A.帶回來的
行李還放在客廳沒有整理，唯一拿起來看
過的，就祇有那台數位相機。

嗶——我是嘉芝，現在不方便接聽電
話，請留下您的名字及電話，我會盡快跟
您聯絡。

還好昨天晚上睡覺前，她還記得換電
話答錄機裡的錄音帶。

「嘉芝，我是爸爸……」
「爸爸」這兩個字，像是高壓電波傳

進了她的腦袋裡。
床上的嬌美人兒痛苦地呻吟了一聲，

接著迅速地伸出手到床頭拿起了話筒。
「爸。」一開口，沙啞的聲音難聽得

像鴨子在叫。
「嘉芝？」歐厚德的語氣裡有著不

確定，原本女兒的聲音，好聽到可以當國
慶大會的司儀。

「你感冒了？」
（一）

我又搖了頭： 「那也不希罕，秦始皇陵墓之
中，有超過三千年的活人。」

齊白神情很難過，看來他實在需要有人來分
擔他那種有怪遭遇之後的詭異感。他的神情，表
現了他心中的矛盾。

可是，在考慮了一陣之後，他還是道： 「我
沒有法子，就算我對天發誓，我……也可以違背
諾言。可是我是對一個鬼發誓的……那使我……
不敢違誓，怕應了誓言。」

我冷笑： 「你發了什麼誓？」
他不斷眨著眼： 「我說，要是我洩漏了他的

秘密，叫我這一輩子，再也踏不進任何古墓一
步。」

我不禁長歎一聲，對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好
說的？剎那之間，我心灰意懶，連逐客令也懶得
下，祇是揮了揮手，示意他離去。

齊白看來還想說什麼，我卻已轉過身去。我
才一轉身，就看到白素從樓梯上慢慢走了下來，
她帶著微笑，道： 「其實可以有辦法的。」

齊白忙道： 「請說。」
白素道： 「請齊白先生去和那個鬼先生商量

一下，把情形告訴他，或許那位鬼先生肯同意向
少數人透露他的秘密？」

齊白大是高興： 「對，對，我這就去進行。
」

我悶哼著： 「你什麼時候學會了招鬼的本事
了？」

齊白搖頭： 「不必招，他根本在，一直在那
古墓之中，我——」

他講到這裡，陡然住了口，像是講多一個
字，他就會應了洩露秘密的誓言，從此再也不能
進入任何古墓一樣。我再向他揮手，可是這時，
白素的話提醒了他，就算我不趕，他也急於離
去，去和那位 「鬼先生」商量。他走得如此之
急，幾乎一頭撞在門上。

我看著他離去，皺著眉，白素來到了我的身
邊，她顯然知道我在轉什麼念頭，所以她道：
「我看那個古墓至少在幾百里之外，而且不知道

在什麼荒山野嶺之中，要跟蹤他，不是易事。」
我被白素道穿了心事，不禁笑了起來： 「這

傢伙，鬼裡鬼氣，我無法設想什麼叫作 『結結實
實』的鬼。」

白素搖頭： 「我想，他所說的鬼，祇是他的
想像，就像你一直在對鬼所下的定義一樣——某
種力量，影響了他腦部的活動，使他看到了鬼，
感到了鬼的存在，在他來說，甚至還可以碰到
鬼，但實際上，鬼並不存在，祇是一種力量。」

我點頭： 「也有可能，出現在古墓中的，不
是鬼，是一個人。」白素道： 「那就神秘得多
了，一個活了五百多年的人？雖然不是沒有可
能。」

我搔了搔頭，齊白所說的一些零星片段，可
以提供無窮的想像，我和白素繼續設想下去，想
到了現在不知在什麼情形下過著神仙生活的賈玉
珍，也想到了秦始皇墓中那些真正的古人；兩人
都深覺生命的秘奧，從一個單細胞起，到生死大
關 ， 簡 直 每 一 個 過 程 ， 都 充 滿 了 奧 妙 。

（十六）


